        读《绿山墙的安妮》有感
                                   ——红与绿的热烈交织
在很久之前，我听过这样一句话，“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春风不喜，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看满身富贵赖察觉，看不公不允敢面对，只因他们是少年。”初读时顿感轻畅，只觉十七岁应该是张扬、放肆、纯粹和直接的，就如江博士言，在十七岁这个年纪，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不需要犹豫，也用不着权衡，我无坚不摧，也无所不能。那时的我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山不见我，我自见山，跟着山川湖海、草木虫鱼，记录下生活的一帧帧画面，记录下我所感知的一切。日月逾迈，霜凋夏绿，此时我已十九，偶然再读此句，浮现的竟是不同的念头——或许不以物而喜悲仅仅是快节奏，导致忽略了自然，忽略了外物，也忽略了自我。往往望向空了很久的日记本时，十六七岁时放下的要记录成长路上感知到的一切幸福的豪言壮语像一把回旋镖正中现在的我的眉心，我不禁迷茫，反问自己，难道成长的代价，就是丧失我的感知力吗？
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也好像不是很想明白，直到那天，意外看见了《绿山墙的安妮》，因为它的封面很好看，维持着翻书喜欢先看结局的习惯，我翻开了这本书，映入眼帘的便是“即使她脚下的小路是狭窄的，她知道，这一路上仍然开放着恬静的幸福之花。真诚的工作带来的快乐，有价值的追求，志趣相投的友情都将属于她。任何东西都无法夺走她那与生俱来的想象权力和梦幻的理想世界。总有峰回路转之时。”这段文字直击我的心灵，上升于灵魂深处，点出了当下的我最渴望失而复得的东西，我不禁想更了解安妮是怀揣着怎样的勇气踏上这条泥泞小路，并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走向峰回路转，走向花团锦簇，她又是怎样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者呢？抱着这样的好奇，我于一片春色盎然中读完了这本书。安妮并不像迪士尼公主一样天生丽质，也不似其他女主一般幸运，她自幼丧母，父亲不久也离开人世，阴差阳错被爱德华王子岛上一对老兄妹收养，普通得扔进人海中也无法找到，还拥有一头惹人嘲笑的“胡萝卜须”，但她聪慧、勇敢，她不需要王子的拯救，也不会不经意落入陷阱而不自知。她富有灵气的生命活力，她拥有创造新世界的美丽幻想，在她经过的地方，到处绽放爱和梦想的花朵。
蒙哥马利描绘的山水花草的自然清新仿佛扑面而来，无论是“闪着五颜六色、变幻无常璀璨的色彩——有橘黄色的，玫瑰色的，也有素雅的翠绿色，内中还有不可名状的色调，忽隐忽现”的芭里塘，还是“头顶上雪白的苹果花芬芳袭人，树枝下的空气中闪闪烁烁着紫色的柔光，放眼前方，远处隐约可见被夕阳染红的天空像教堂长廊尽头的大圆花窗闪闪发亮”的林荫道，都被安妮赋予了新的名字——“闪光的湖”与“欢乐的雪白之路”，她总是这样，寄予世间万物最由衷的感受与幻想。安妮生活在这样一个仙境般的格林•盖布鲁兹，用心去沐浴自然的洗礼，远离崇拜物质财富而忽视人与自然疏离的社会现状，她以一颗对世界充满热情的热枕的心，不被浑浊的世界同化，用达观与善良拯救自己于水火之间。人生的底色或许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重塑命运，真正的乐观，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用想象力和行动，将苦难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即使命运给予酸涩的柠檬，也要用它酿出甘甜的汁水。安妮不似堂吉诃德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般的可笑的理想主义，也不似柏拉图将神灵凭附作为创造源泉般的客观唯心主义。她拥有感知世界，希望做一棵四季变换、自由不朽的树的浪漫主义，她同时拥有挣脱束缚，奔向至死不渝的梦想和挚爱的果敢与勇气的实践唯物主义。
安妮对世界说“亲爱的世界，你很可爱，我能生活在你的怀抱里，非常高兴。”安妮是她自己，却又像极了我们每个人，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美好童年。十九岁的我，爱上了安妮，我想，哪怕九十岁，也没有人会不爱绿山墙的安妮。人生是一块葬满希望的墓地，生命久如暗室，不妨碍我明写春诗，合上书久矣，却迟迟未能回神，是啊，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追求你的理想世界，正如安妮不能没有浪漫，也永远不会失去浪漫，你也永远不要丧失你的感知力，你要听凭风里飘来花香泛滥的街，习惯眺望命题模糊的塔，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便会看见灿烂的微笑。
书的序言写蒙哥马利用想象和生命力构建安妮的家园，哪怕生活充满缺憾，但我们不能丢失对生命的热忱与勇气，绿山墙的安妮，无异于工业革命浪潮下幸存的红与绿的热烈交织，未经污染的原朴自然与未经污染的纯真浪漫共同催生了人类自由的灵魂，我想一切追逐与幸福皆源自对外界的感知幻想，对自我的选择肯定。“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幸福”，希望我们永远拥有对幸福的感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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